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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九年我就得了一場大病，可能大家都知道，這種病就叫
做紅斑狼瘡。這種病的死亡率是特別高的，幾乎是得這種病的人能
夠活下來的很少很少。我雖然有了這場重病，住了將近兩個月的院
，我覺得實際也是一種表法的過程。當時我沒有病之前，我的體重
是九十五斤，就我這麼高的個兒，九十五斤屬於瘦的。得了這種病
，住院五十七天以後，我的體重長了五十斤，整個人都變形了，臉
上、身上全都是那個像爆米花爆炸那個紅斑，簡直都沒個人樣。所
以我的同事、同學、親戚朋友到醫院去看我，他們那種眼神實際就
是跟我告別，我心裡明明白白的。但是他們掉眼淚，我從來沒哭過
，我還勸他們，我說你們哭什麼？我說生和死我都看破了，它不是
一個很叫人害怕的事。我當時為什麼心態好？因為我沒把死當作一
個負擔。後來給我主治的教授，他也不瞞我了，他說老太太，咱們
這一科一共有幾個病人和妳是一樣病的，但是妳是最重的，妳要做
好思想準備，可能隨時有死亡的危險。我說是嗎？沒關係，我說如
果我在這個人世間的任務完成了，阿彌陀佛來接我，我就高高興興
到西方極樂世界去，那是我的故鄉。我說如果這個人世間的任務還
沒完成，我就繼續在這多住幾年，把佛菩薩交給我的任務完成以後
，圓滿了我再走。人家說能混半年，或者能挺一年，那就不錯了。
事實也真是這樣，和我一起住院，和我一樣病的，他們都比我輕，
但是現在都不在人世了。我一直覺得雖然我得病了，我精神狀態一
直非常好，我自己都對我自己比較滿意。就是得了這場病，沒有想
到自己要死了，或者怎麼的，我就想我每一天都要把歡樂帶給家人



，帶給我的親戚朋友，讓他們見我的時候，從我身上能感到有一種
力量在鼓舞他們，實際是鼓舞我自己，也在鼓舞他們。
　　所以到現在我是什麼藥都不吃了，所有的藥，不管是針劑的還
是口服的，全都停了。他們問我，說妳那個病停了藥可以嗎？我說
這不是你們都看著了，我不是活得挺好嗎？我現在不用藥了。我說
過去我不懂，我吃了那麼多毒，現在我懂了，誰是大醫王？佛是大
醫王，還有任何醫生、什麼醫療技術能超過佛嗎？我一心就是依靠
佛這個大醫王，他一定會把我所有的病都治好的。我出院以後很多
人問我，說妳這病是怎麼治好的？我坦率的告訴他們，念阿彌陀佛
念好的。通過我有病這一段我體會到，真是通過學佛，使一個人他
整個思想精神面貌都有很大的轉變。我這一生能走入學佛這個大門
，真是我的幸福，所以我覺得自己學佛是一種快樂，你再把你的快
樂帶給其他的眾生，其他眾生不也都快樂嗎？
　　我今年五十九歲，我最不感興趣的兩件事，一是錢，二是名。
這個恰好是世人最難放下的兩件事，我恰恰是把它看得最淡最淡，
就在我沒學佛以前，沒接觸佛法以前，我也是這樣的。你看現在我
穿這衣服，這老太太真是村到家了。這是撿我姑娘的，這是撿我姑
娘朋友的，這是我姑娘給我買的，說媽媽妳穿這個，咱家養那個小
長毛貓愛掉毛，這個它不愛沾毛。我的鞋是我好朋友給我買的。所
以他們都說我這個人就從來不知道為自己想點什麼。
　　我跟你們講一個笑話，你們可別笑。兒子和姑娘都沒有正式工
作，他們都說堂堂省政府的官員，自己的孩子一個都安排不了工作
，妳在政府怎麼混的？我說我在政府，我沒尋思我給他們安排什麼
工作，我覺得這些都是順其自然，他們能幹個什麼就幹個什麼，能
幹到什麼程度就幹到什麼程度。又說那妳姑娘兒子要在家待著，妳
看了上不上火？我說我沒覺得上火，我覺得很自然。他們該幹什麼



就幹什麼，我說現在不是沒餓著凍著嗎？一開始孩子們不理解，覺
得媽媽怎麼對我們不負責任、不關心？現在我覺得我的孩子都對我
理解了，他們了解我的心。我說媽媽確實心裡沒想這些事，你們要
說我對不起你們也可以，我就向你們賠禮道歉。我說以後下一世你
們再找媽媽，找一個能辦事的媽媽。現在孩子們也對我都非常理解
，很支持我學佛。
　　我原來心裡最放不下的是誰？就是我的小孫女，你看這照片，
可乖了，多好玩，現在我孫女我也放下了。原來我孫女要有病了，
我特別著急，恨不得把這病能長在我身上，我替她，就當奶奶這種
心情。現在我放下了，如果我孫女要是有病了、住院了什麼的，我
就想，有病就治病，是不是？我覺得這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就
是她有什麼業，她該了她也得了。我孫女今年剛剛六週歲，跟我一
起念佛、拜佛，每天。我倆有這個手勢，這是什麼意思？就是問妳
念佛了嗎？不用說出來。我倆打電話的時候互相說的話，那個事忘
了沒有？她問我，我說奶奶沒忘；我問她，她說荷荷沒忘，我念著
，我睡覺前我都念，一直念到睡著。所以我覺得這個孩子真是也挺
有佛性的，我真是挺高興，因為這麼小她就能夠接觸佛法，真是一
種幸福。
　　我看誰都好，我看誰都阿彌陀佛，我現在心裡對任何人生不起
瞋恨心，就是不管是家裡的、外頭的。如果你把你的心思都放在念
佛學佛、將來作佛上，你說你還有什麼放不下的？還有什麼苦惱？
還有什麼煩惱？現在我因為是屬於退養在家，我也覺得這是給我創
造學佛的一種機緣。現在我每天就看淨空法師講的「細講無量壽經
」，一共是二百六十四碟，我現在看到一百九十八碟。每天大約是
看八到十碟，每一碟不正好一個小時嗎？所以我每天基本上是看八
小時到十小時。從頭看到尾以後，我想再從頭來，每一碟我每天再



看八小時。我覺得聽經對自己學佛特別有好處，因為有些事情你沒
聽之前似懂非懂，聽師父一講，這個事我明白了，那你以前做錯了
，你不就可以改過來了嗎？另外它起一種促進的作用，就好像它每
天都提溜著你，不讓你退轉。你要是三天不聽經，好像自己就有點
懈鬆了。我天天聽，我每天最少都不低於四個小時，所以每天我都
覺得特別精神。現在我不知道諸位看我現在這個樣子，你們看我像
不像一個，就像大夫說的隨時都要死的人？我覺得不是。
　　我活著，在這個人世上，我想做為一個人，給大家做一個好榜
樣，起碼做一個好人，然後再進一步做一個好的修行人；如果我走
，我也要給大家做個好樣子。我想不管今生今世學佛遇到什麼困難
，我都會精進不止，不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絕不罷休。佛菩薩能夠加
持我，我想我要站著往生、坐著往生、吉祥臥往生，我要選擇這三
種往生的方法。人只要有決心、有信念，學佛一定成功，將來一定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花開見佛。
　　盡虛空遍法界諸佛菩薩、龍天護法，一切有緣眾生，阿彌陀佛
，我叫劉素雲，今年五十九歲，原來在省政府省經貿委工作。我是
做政工工作的，一開始是在機關黨委，後來調到監察室，做監察室
主任工作，省減負辦成立以後，又兼任省減負辦主任。我想跟大家
談一談我學佛的因緣。一九九一年，大約是七月份，一個星期天，
外面下著大雨，我的一個好朋友來了，我倆在那嘮家常嗑，說著說
著，我突然說出來一句：婷芝，妳跟我去請佛唄。當時我的好朋友
用非常驚詫的眼光看著我，說素雲，妳剛才說什麼？我自己也挺納
悶，我剛才說什麼？我想一想，好像我說讓妳陪我去請佛。婷芝說
是，妳怎麼想的？我說我不知道，在這之前沒有任何思想準備，我
也沒有接觸過佛法。後來婷芝說今天外面下大雨，下週再去。我說
今天去吧。結果我倆頂著大雨，打個車，就到極樂寺去了。在這之



前我從來沒去過極樂寺，我不知道極樂寺是個什麼地方。
　　我和我的好朋友到了極樂寺以後，我的好朋友說：素雲妳就看
，這一排一排的佛，妳看哪尊佛朝著妳笑，妳就和這尊佛最有緣分
，那就是妳該請的佛。我說是嗎？我就看，第一眼我就看了一尊佛
，我說就是這位。我的好朋友說：素雲，妳再好好看看，這麼多佛
。我說不用了，就是這尊。我說他是誰？當時我都不認識。我的好
朋友告訴我，這尊菩薩叫觀音菩薩。我說他是觀音菩薩，那我就請
觀音菩薩。就這樣，我就把觀音菩薩請回家。請回家以後，當時我
家，就現在這個佛堂當時是書架，一格一格的，我就把觀音菩薩供
在最上面，每天瞅一瞅。大約有半個月，我覺得好像供那個地方是
不是太高了？看著不是那麼舒服。又一個禮拜天，我就用小鋸條自
己把書櫃的這一個格拿掉了，把手都磨出血了，因為我不會用那小
鋸條。拿掉以後，我就按照我自己的想像，我自己就修了一個佛堂
，大概就是現在這個模樣，後來我又改了一次。我把觀音菩薩請進
來以後，自己一看，這回這個位置挺好的。
　　後來我就想，請了菩薩以後還得怎麼辦？我都不懂。我上班以
後就跟當時監察室的詹大姐說，詹大姐，我告訴妳一個消息。她說
什麼消息？我說我請了一尊觀音菩薩。詹大姐非常奇怪，妳怎麼想
請觀音菩薩？我說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去請了。詹大姐就笑了。
後來我知道，詹大姐家姐兒四個，大姐信基督，二姐、三姐、四姐
都信佛，只是她在單位沒說過而已。我一跟她說，詹大姐就非常高
興，說素雲，挺好挺好！後來隔了幾天，我說詹大姐，請了佛以後
還應該怎麼辦？詹大姐說要有個師父指點指點就好了。我說是，我
上哪找師父？詹大姐說等等看。過了幾天詹大姐說，五大連池覺悟
師父來了，妳去見見。我說行。第二天，詹大姐的二姐來電話，說
師父住院了，這次見不到了。我說行，反正不管說什麼我都說行，



因為我也不知道見師父是怎麼回事。後來又過了三天，二姐來電話
說，素雲妳中午一點，到什麼什麼街、什麼什麼號、幾樓幾號來見
師父。我說行，反正我都是行。
　　到那個時候我就去了，去了以後，第一次見到覺悟師父，師父
大約是七十歲左右，一看就非常慈祥。我不知道我應該跟師父說什
麼，我想師父問我什麼，我就回答什麼，後來師父也沒問我幾句什
麼。坐了一會師父就說：素雲，走上妳家去看看。我說行，當時我
就打個車，就把師父請到我家來了。當時我家是在六順街住，不是
這個位置。進屋以後，我說師父妳看看，我自己設計這個佛堂對不
對？我不明白。師父一看特別歡喜，師父說：素雲真好真好，妳家
是佛化家庭。當時我老伴、我兒子，還有我兒子沒結婚的對象和我
，我們四口人一起皈依的覺悟師父，這個覺悟師父現在還在鐘靈寺
做住持。
　　我的學佛因緣我給別人講，別人都覺得非常納悶，說妳事先沒
接觸過，為什麼那天下大雨妳就要去請佛？到現在我也說不清楚。
現在，可能我接觸的佛法多一些了，我覺得這可能就叫做因緣成熟
了。我的學佛因緣就簡單給大家介紹到這兒。
　　下面我給大家講一講，對生死問題我是怎麼看破的。一九九八
年我看了一本書，就是這本書，叫《西藏生死書》。當時這本書是
西藏的一個活佛寫的，那個語言不像咱們漢族的話那麼通俗易懂，
所以我當時看的時候有點似懂非懂。但是，因為這本書裡主要是說
生和死的問題，特別重點是說死的問題，我覺得，就這個問題我看
懂了，我知道死是怎麼回事了。原來人們把死都當作一件非常可怕
的事情，生離死別好像是人世間最痛苦的事情，我看了這本書以後
我懂了。生和死從人世間來說，它是一種自然法則，從佛學來說，
它也是種很自然的事情，就像我們穿的衣服，衣服舊了或者破了，



我們把它脫下去，又換了一件新衣服；也好像我們住的房子，原來
我們住的小房子又破又舊，現在我們生活水平提高了，我們換了一
個大房子，非常乾淨整潔，住得非常舒適。我覺得人所謂的死，就
像換了一座新房子，換了一件新衣服一樣。所以我看這本書以後，
就為我了解生死，能夠把生死看破、放下，好像是做了一個鋪墊，
我覺得這可能也是佛菩薩的加持。
　　一九九八年看的這本書，一九九九年我就得了一場大病，可能
大家有的都知道，這個病就叫做紅斑狼瘡。這種病的死亡率是特別
高的，幾乎是得這種病的人，能夠活下來的人很少很少。我原來有
兩個學生，他們都是這種病去世的，那個時侯他們得了這種病，大
約能維持半年左右。當時我被確診這種病以後，孩子都特別害怕，
姑娘和兒媳婦都哭得夠嗆，就怕她媽離開她們，我沒覺得是怎麼回
事。那是第一次住院，在醫大醫院住的，醫大醫院每天打那個激素
，吃的藥也是激素，打的藥也是激素。每天口服藥一次是十三種，
就這麼一大把，全是藥，所有的藥裡都是毒，實際就是我吃毒。結
果後來大夫就說，老太太心態挺好的。
　　我當時為什麼心態好？因為我沒把死當做一個負擔。後來給我
主治的教授，他也不瞞我，他說老太太，咱們這一科，一共有幾個
病人和妳是一樣病的，但是妳是最重的，妳要做好思想準備，可能
隨時有死亡的危險。我說是嗎？沒關係，我說如果我在這個人世間
的任務完成了，阿彌陀佛來接我，我就高高興興到西方極樂世界去
，那是我的故鄉。我說如果這個人世間的任務還沒完成，我就繼續
在這多住幾年，把佛菩薩交給我的任務完成以後，圓滿了我再走，
當時大夫聽了都挺奇怪的。後來他們就看我看那書，就是宣化上人
講的《華嚴經》，一共是二十四本，我當時是拿到醫院十二本，用
黃綢子布包一大摞，就放在我的床頭櫃上，我每天都在看《華嚴經



》。當時大夫去查房的時候，說老太太，妳看什麼書？給我們看看
可不可以？我說可以，我當時就把書拿給他們看。當時他們都特別
高興，說怪不得老太太心態這麼好，老太太信佛。我說是的。他們
說信佛好嗎？我說好極了，我覺得學佛是人生的最高享受。這是我
聽淨空法師後來講的一句話，我說這句話怎麼這麼對我的心思！實
際就好像從我心裡發出來的一樣。我現在真是體會到了，學佛是人
生的最高享受。所以我住院五十七天，我一共是看了十二本《華嚴
經》。當時我們同病室的病友，還有其他病室的病友，好像每天都
上我的病房去，專門去看我，去研究這老太太怎麼回事。我說不用
研究，你們都念阿彌陀佛，一念就明白是怎麼回事了，真是挺有意
思的。
　　我雖然有了這場重病，住了將近兩個月的院，我覺得實際也是
一種表法的過程。當時我沒有病之前，我的體重是九十五斤，就我
這麼高的個兒，九十五斤那屬於瘦的。得了這種病，住院五十七天
以後，我的體重長了五十斤，整個人都變形了，臉上、身上全都是
像爆米花爆炸了的那個紅斑，簡直都沒個人樣。所以我的同事、同
學、親戚朋友到醫院去看我，他們那種眼神，實際就是跟我告別，
我心裡明明白白的。但是他們掉眼淚，我從來沒哭過。我還勸他們
，我說你們哭什麼？生和死我都看破了，它不是一個很叫人害怕的
事。我就介紹這本書，我說你們都看看這本書，你們看了也就明白
了。
　　我出院以後也吃了一些藥，後來就發展到什麼程度？吃藥更重
，打針就發燒。我打上那個針，本來是退熱針，我不打不發燒，打
上以後十分鐘就發燒三十九度、四十度。大夫就納悶，說老太太這
病我們研究不明白了，我們給妳打這個藥，就是發高燒的人，打上
他應該退燒；妳是不發燒，給妳打上妳發燒。連著三天都是這種情



況，都不超過十分鐘。後來大夫說，所有的藥都撤掉，我同意。所
以到現在，我是什麼藥都不吃了，所有的藥，不管是針劑的還是口
服的，全都停了。他們問我，說妳那個病停了藥可以嗎？我說這不
是你們都看著，我不是活得挺好嗎？我現在不用藥了。我說過去我
不懂，我吃了那麼多毒，現在我懂了，誰是大醫王？佛是大醫王，
還有任何醫生、什麼醫療技術能超過佛嗎？所以現在我不吃藥了，
我覺得我一心依靠佛這個大醫王，他一定會把我所有的病都治好的
。
　　我有病一共住了兩次院，就因為這個病。第二次住院，還是打
上針就發燒，全身都紅，大夫說沒看到過敏過到這種程度的，所以
又得把藥都停了。停藥我就得回家，回家以後到現在，也不用吃藥
、也不用打針，又好了。前些天，我曾經上省居士林去給他們講了
兩次我得病的過程和治病的過程，這些居士們都聽得非常歡喜。我
覺得我有病是一件壞事，也是一件好事，通過我給大家表法，讓大
家認識到，得了病並不可怕，它可能也是一種業力現前。因為你覺
得今生今世我沒做什麼壞事，那你多生多劫做的壞事、說的錯話，
你現在只不過是不知道而已，所以這也是一種消業的過程。因此我
覺得得了這場重病以後，我學佛念佛的信心更堅定了，這對我學佛
更加精進是一種促動。它沒有把我打倒，說得了這場病，那就坐吃
等死吧！人家說能混半年，或者能挺一年就不錯了，事實也真是這
樣，和我一起住院的，和我一樣病的，他們都比我輕，但是現在都
不在人世了，這確實是事實。我出院以後很多人問我，說妳這病是
怎麼治好的？我坦率的告訴他們，念阿彌陀佛念好的。結果很多人
說這老太太，她的性格就是從來不說謊話，從她嘴裡說出來的都是
真話，她說是念阿彌陀佛念好的，一定是念阿彌陀佛念好的。
　　我就覺得我得這場病以後，我住了兩次院沒白住，我在醫院裡



結識了好多病友，他們和我一樣病的，都非常痛苦，我都用我的現
身說法把他們的思想問題給解決了，使他們高高興興出院。有一個
嫩江的，二十八歲，她說我的孩子才不足一週歲，阿姨，妳說我要
死了，我孩子怎麼辦？我說妳死不了，妳幹嘛要老想死？妳那病連
我的十分之一都沒有，妳看我現在活得多健康。她聽了以後她說阿
姨，我見了妳以後，我就覺得我有活下去的信心了。所以我說，得
病是一件壞事，它也是一件好事，我要不有病，我要不到醫院去，
我認識不了這些佛友，我解決不了他們的思想問題。另外我覺得一
些大夫、護士，他們都和我非常親，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沒事的時
候總喜歡上我那病房去坐坐，說和老太太嘮嘮嗑，就覺得心情特別
舒暢，我說你們就讓我多在你這兒待兩天。我覺得真是給我創造一
種，說大一點，可能是創造一種度人的機緣，要不我怎麼能接觸這
麼多人？所以現在醫院裡的護士，她們看我看的那個書，也拿過去
翻翻，說老太太看什麼書？我在醫院裡看的書都是佛經，他們看了
說挺好、真挺好，老太太我們一看妳就是這麼面善，就像自己的母
親一樣。我說那就好，你們要念阿彌陀佛那就更好，就覺得更親了
，咱們都是一家人。
　　通過我有病這一段，我體會到，真是通過學佛，使一個人他整
個思想、精神面貌都有很大的轉變。我原來沒有病之前，好像認識
沒到這個水平、這個層次。我也想，也可能這場病，也給我創造了
一個更加精進學佛的機緣。我現在有一種什麼感覺？就當時我出院
以後，我就在這個床上住，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時候，我就覺得
有人來給我治病。當時因為身上、臉上都是那種紅鮮鮮的斑，我當
時閉著眼睛躺在那兒，似睡非睡的時候，我就覺得有人好像是拿著
一種非常清涼涼的東西撣在我的臉上，那種感覺特別清涼、特別舒
服。後來有人說，妳知不知道誰給妳治病？我說我不知道，因為我



看不見什麼。有人可能是天目開了還是怎麼的，我說不清楚，他們
說是觀音菩薩來給妳治病的。我說阿彌陀佛，太謝謝觀音菩薩了。
　　當時我臉上那個斑，醫院的教授說永遠不會褪掉了，他說妳這
個年齡段，這種斑，就是妳這個病鞏固住了，斑肯定是不掉了。後
來我再去醫院見這個教授的時候，教授就問我：妳擦什麼東西了？
我說我長這麼大歲數，連雪花膏我都沒擦過。結婚時候，我記得買
了兩瓶雪花膏，後來都擦腳了，沒往臉上擦。我說我沒擦過任何化
妝品，他說那妳臉上這斑怎麼沒的？我說自然它就沒了。他說那奇
怪了！那老教授今年都快六十歲了，他說我經歷過這麼多病例，沒
有這樣的現象，我都告訴妳了不能褪，它怎麼就褪了？我說有人讓
我褪它就褪了。他說那是誰？我說你以後就知道了。挺有意思的。
後來老教授就想研究研究我，說我臉上抹什麼了，把那個斑褪掉的
。我不能騙他，我告訴他，真是我什麼都沒抹。現在最近這臉上有
點紅點，這都是比較正常的現象，因為這個季節，可能青草發芽了
什麼的，稍微有點反應。
　　我一直覺得雖然我得病了，我精神狀態一直非常好，我自己都
對我自己比較滿意。就是得了這場病，沒有想到自己要死了或者怎
麼的，我就想，我每一天都要把歡樂帶給家人，帶給我的親戚朋友
，讓他們見我的時候，從我身上能感到有一種力量在鼓舞他們，實
際是鼓舞我自己，也在鼓舞他們。
　　再一個話題我想談談什麼？就是對名、利我是怎麼看破的。這
一點，我覺得可能是我與生帶來的。我今年五十九歲，我最不感興
趣的兩件事，一是錢，二是名，這個恰好是世人最難放下的兩件事
，我恰恰是把它看得最淡最淡。就在我沒學佛以前，沒接觸佛法以
前，我也是這樣的。到現在為止，我看不懂工資條。人家問我，說
妳現在工資多少？我想半天我才能說，工資條的最後一格好像是多



少，具體數到現在我都說不出來。有一次漲工資，人事處給我少算
兩級，當時我對面是機關黨委副書記，他說素雲，妳的工資可能算
得不對。我說沒錯，這還有錯嗎？他說妳仔細看看，我說我看不懂
。後來副書記說，素雲，我要是給妳找回來，妳這兩級工資給我。
我說行，你去找去。後來副書記到人事處一問、一核對，真是少給
我漲兩級。副書記回來說，怎麼樣素雲，妳這兩級工資給我吧！我
說那就給你。我覺得錢這個東西都是身外之物，沒必要把它看得那
麼重。現在我每個月大約是二千三百塊錢左右的工資，我哪個月也
剩不下。我的錢誰都可以花，親戚朋友、街上的，就是我走道碰到
人，他要是困難，我跟他嘮嘮嗑，我都把他領家來，我有錢給他錢
，有衣服給他衣服。你看現在我穿這衣服，老太太這是村到家了。
這是撿我姑娘的，這是撿我姑娘朋友的，這是我姑娘給我買的，說
媽媽妳穿這個，咱家養那個小長毛貓愛掉毛，這個它不愛沾毛。我
的鞋是我好朋友給我買的。所以他們都說我，這個人就從來不知道
為自己想點什麼。
　　我給你們講一個笑話，你們可別笑。前些日子，極樂寺的靜波
法師想要見見我，通過一個朋友介紹的，後來我說那去吧。一說要
去，我傻眼了，我說我沒有褲子、沒有鞋。那是四月初，我說這怎
麼去？我的兩個好朋友在這兒，當時就用那種眼神看著我，說素雲
，妳怎麼搞的，妳衣服呢？我說我衣服都送人了，送沒了。她說那
妳沒想出門嗎？我說我沒想出門的事。她說那現在要出門了怎麼辦
？我一個好朋友王老師，她說妳等著，我回家給妳找我褲子去。結
果她個兒比我小半頭，回家翻了半天，給我拿了三條褲子。她的鞋
號小，我穿不進去，她上秋林現給我買了一雙鞋，連褲子帶鞋拎到
極樂寺。我們在極樂寺門口碰頭以後，我看她拿那麼大包，我說妳
這幹啥？她說這是妳的褲子，這是妳的鞋。我當時去穿啥鞋？穿我



姑娘的一雙高跟鞋，一走一拐、一走一拐。她說趕快坐台階，給我
換鞋。我當時就坐在極樂寺的台階上，換的她給我買的這雙新鞋，
穿的我老伴的一條褲子去的，就這麼第一次見的靜波師父。我的好
朋友跟靜波師父說，師父你看見沒有，今天來見你，這身打扮你見
沒見過？給師父都逗笑了。我說師父，別的事我不知道，我就是特
別單純，社會上的事和我都沒關係，什麼人情世故怎麼的，我說我
都不懂。
　　我後來又辦了兩件挺有意思的事，我跟你們說說，就說明人你
要想學佛，你就真得簡單，簡單就是清淨，我真是就這麼理解的。
有一次師父讓我給極樂寺辦點事，我就請了我的學生，還請了我學
生的岳父岳母，來到極樂寺去照相。當時師父說，我這有相機，妳
可以去照。我說師父，現代化的東西我都不會用，現在連半導體我
都整不響它，我不知道它怎麼能響。師父就笑了，說妳這處長怎麼
當的！我說我當處長不使這個東西。後來我帶著他們去照相的時候
，當時還有我一個小佛友，我們五個人，我和我那個佛友我們有居
士證，進門不用票，那我就還應該買三張票。當時我那學生去存車
，我和他的岳父岳母我們往前走，我腦袋裡反應的買兩張票，我就
給我那小佛友拿了二十塊錢，我說你去買票。當時我那個佛友似乎
是看了我一眼，我不知道是啥意思，結果她回來以後拿了三張票。
我說妳怎麼買三張票？她說劉姨，那不還有司機嗎？恰好那司機是
我學生，我那學生說，我老師就能數到二，數到三她就數不過來了
，她不識數。我自己當時覺得挺不好意思的，你說我也不差這十塊
錢，我哪能不給他買票？就說我這思想裡，簡單到極處了。
　　還有一次，挺有意思的事。有一次，我們也是要到極樂寺去，
後來我就想領我同學去，我同學是搞美術設計的，因為要設計那種
進門的門票，我不明白，我說把我同學請來，我就帶我同學去了。



結果下車以後，我說這也不是極樂寺，它怎麼搬家了呢？我同學說
，妳來沒來過？我說我頭兩天還來過好幾趟。他說那這兩天，不至
於極樂寺就搬家了，妳看看站牌，咱倆是下車早了還是下車晚了？
我說那看看，一看，下車早了。他說下車早了，咱倆是往前走，下
車晚了是往後走，妳先把方向給我搞清楚。妳這腦袋裡裝什麼了？
我說我腦袋裡就裝阿彌陀佛，別的啥也沒有，所以我連道兒我都不
記著。我同學當時說，上學的時候，咱們班妳是最單純、最善良的
，好幾十年過去了，妳怎麼一點沒變？妳怎麼還這麼單純？然後來
我家吃飯，我說我得請你吃飯，他說妳請我吃什麼？我說乾豆腐炒
豆芽。他說就這麼一個菜？我說一個菜還不夠咱倆嗎？你要嫌不夠
，我多炒點。他說多炒點還是這一個菜，我說對，就這一個菜。結
果我倆那天就是大米飯，豆芽炒乾豆腐。我說你吃完了，你覺得怎
麼樣？我同學說，別說素雲，這菜挺好吃。我說回家以後就吃這個
，別再吃肉了。他說我要經常在妳身邊，肯定受妳感染。我說回家
好好宣傳宣傳。所以我覺得自己學佛是一種快樂，然後你再把你的
快樂帶給其他的眾生，其他眾生不也都快樂嗎？
　　家裡的事，我現在都能放下了。我現在兒子和姑娘都沒有什麼
正式的工作，他們都說，堂堂省政府的官員，自己的孩子一個都安
排不了工作，妳在政府怎麼混的？我說我在政府，我沒尋思給他們
安排什麼工作，我覺得這些都是順其自然，他們能幹什麼就幹什麼
，能幹到什麼程度就幹到什麼程度。人家說那妳姑娘兒子要在家待
著，妳看著上不上火？我說我沒覺得上火，我覺得很自然，他們該
幹什麼就幹什麼，現在不是沒餓著凍著嗎？一開始孩子們不理解，
覺得媽媽怎麼對我們不負責任、不關心？現在我覺得我的孩子都對
我理解了，他們了解我的性格。我說媽媽確實心裡沒想這些事，你
們要說我對不起你們也可以，我就向你們賠禮道歉，我說以後下一



世你們再找媽媽，找一個能辦事的媽媽。現在孩子們也對我都非常
理解，很支持我學佛。譬如說姑娘有時候在廣州，愛吃一些眾生肉
什麼的，現在逐漸逐漸就轉變了，來電話跟我說，媽媽我現在不吃
肉了，我每天吃的都是青菜。我覺得，這不也是機緣成熟的一種表
現嗎？我認為這些事都不用掛念。
　　我原來心裡最放不下的是誰？就是我的小孫女，你看那照片，
可乖了，多好玩，現在孫女我也放下了。原來我孫女要有病我特別
著急，恨不得把這病能長到我身上，我替她，就當奶奶這種心情。
現在我放下了，如果我孫女要是有病了、住院了什麼的，我就想，
有病就治病，是不是？我覺得這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就是她有
什麼業，她該了她也得了，小的時候把它了了，大了不就沒有這些
個業力嗎？我孫女今年剛剛六週歲，跟我一起念佛、拜佛。每天，
我倆有這個手勢，這是什麼意思？就是問，妳念佛了嗎？不用說出
來。因為我兒媳婦有些時候就想，孩子這麼小，這樣好不好？她總
想用現代那些方法教育孩子。我孫女大名叫劉芙蕖（芙蕖就是荷花
的別名），小名叫荷荷。我特別喜歡荷花，所以我告訴我孫女，我
說孫女，妳大名是荷荷，小名還是荷荷。什麼是荷荷？就是荷花的
意思。我說妳看奶奶佛堂前供的這荷花，從一九九一年一直到現在
，他們都說舊了，再換一盆新的，我就覺得我這荷花都很有靈氣，
我說荷荷，妳就是這蓮花，它也叫蓮花、也叫荷花。現在我就覺得
我孫女很有靈氣，她上樓梯的時候，一層樓梯是阿彌陀佛，第二層
樓梯觀音菩薩，第三層樓梯是大勢至菩薩，第四層是普賢菩薩，第
五層是文殊菩薩，然後是地藏王菩薩、清淨大海眾菩薩。我家這三
樓，沒等念到頭，這不就到家了？她家是六樓，從一樓一直念，念
到六樓。我倆打電話的時候，互相說的話：那個事忘了沒有？她問
我，我說奶奶沒忘；我問她，她說荷荷沒忘，我念著，我睡覺前我



都念，一直念到睡著。所以我覺得這個孩子真是也挺有佛性的，我
真是挺高興的，因為這麼小，她就能夠接觸佛法，真是一種幸福。
　　我現在想，如果我要是小的時候，或者再年輕一點的時候我要
接觸佛法，可能就不是現在這個樣了。這個也可能是一種機緣的問
題，它可能就是一九九一年機緣成熟，所以就逐漸進入到這個門裡
，進了這個門以後，也可能因為我單純善良的緣故，好像進步得相
對來講能快一些。我這個人就是傻乎乎的，我們單位的人說，她每
天想的什麼東西好像很簡單。我說我看誰都好，我看誰都阿彌陀佛
。我現在心裡跟任何人生不起瞋恨心，不管是家裡的、外頭的。以
前好像是跟他生點氣什麼的，尤其有時候跟我老伴生點氣，現在這
些問題好像都解決了。我覺得我老伴就是我的善知識，他要是磨我
，或者做點什麼事，我心裡想我謝謝他，阿彌陀佛，因為沒有他這
麼助我，可能我還不能這麼精進。
　　現在我因為是屬於退養在家，我也覺得這是給我創造學佛的一
種機緣。現在我每天就看淨空法師講的「細講無量壽經」，一共是
二百六十四碟，我現在看到一百九十八碟。每天大約是看八到十碟
，每一碟不正好一個小時嗎？所以我每天基本上是看八小時到十小
時。從頭看到尾以後，我想再從頭來，每一碟，我每天再看它八小
時。我覺得聽經對自己學佛特別有好處，因為有些事情，你沒聽之
前似懂非懂，聽師父一講，這個事我明白了，那你以前做錯了，你
不就可以改過來了嗎？另外它起一種促進的作用，就好像它每天都
提溜著你，不讓你退轉。你要是三天不聽經，好像自己就有點懈鬆
。我天天聽，我每天最少都不低於四個小時，所以每天我都覺得特
別精神。現在，我不知道諸位看我現在這個樣，你們看我像不像一
個，就像大夫說的，隨時都要死的人？我覺得不是。
　　現在有這麼幾句話我特別喜歡，就是「老實念佛，往生極樂。



倒駕慈航，重返娑婆。普度眾生，離苦得樂」。後來有的佛友來說
，這不就是妳發的願嗎？原來我不知道這是願。這個就是發自我內
心的，我也確實這麼想的，我也這麼做。我想，不管今生今世學佛
遇到什麼困難，我都會精進不止，不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絕不罷休。
我佛堂裡那個字是我自己寫的，上面是「老實念佛」，這一側是「
蒙佛接引回故土」，那面是「九品蓮花為父母」。那面那個是佛經
裡有，這面這句話，不知道那天我頭腦裡突然就反應出來，反應出
來，當時我就拿紙寫，寫完我就貼到佛堂了。我覺得這對我，我每
天拜佛的時候都看看這個話，它對我是一種警示，也是一種推動，
就告訴我，這話是妳自己寫的，妳不能說話不算數。
　　所以我就想，我這生能走入學佛這個大門，真是我的幸福。現
在我聽淨空法師講，說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一開始可能感觸不
是那麼特別深的，現在愈來感觸愈深。真是，如果你把你的心思都
放在念佛、學佛、將來作佛上，你說你還有什麼放不下的？還有什
麼苦惱？還有什麼煩惱？煩惱即菩提，你把煩惱轉成菩提，將來你
不成佛你上哪去？想不去可能都不行，阿彌陀佛說你來吧，到時候
阿彌陀佛就來接了。我這塊是阿彌陀佛接引圖，每天晚上睡覺前我
都要看一看，我就想，阿彌陀佛什麼時候來接我？後來有一次，我
真是想問一問，什麼時候來接我。我一想，這事可能不應該問，到
時候，如果我修到那種程度了，我自然會知道的。所以我現在就跟
我的佛友說，我說我的臨終囑咐我都寫好了，放在一個大信封裡，
我就放在佛堂裡，如果我走了，你就拿著信封，打開一看，那裡什
麼事怎麼辦，什麼事怎麼辦，我都說得一清二楚。
　　我告訴我的佛友，我說現在我活著，在這個人世上，我想做為
一個人，給大家做一個好榜樣，起碼做一個好人，然後再進一步做
一個好的修行人；我說如果我走，我也要給大家做個好樣子。我想



，如果我能修到那種程度，佛菩薩能夠加持我，我想我要站著往生
、坐著往生、吉祥臥往生，我說我要選擇這三種往生的方法。我說
如果我實現了我的願望，我希望大家來看我、來送我；如果我走的
時候不好，不能給大家做個好樣子，就像一塊臭狗肉似的，你就給
我扔出去，誰也不用管我，骨灰什麼都不用保留。我確實是這麼想
的，現在我也往這個方向努力。我想，人只要有決心、有信念，學
佛一定成功，將來一定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花開見佛。阿彌陀佛。


